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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无边”:张恨水小说的文化建构与解析〔∗〕

———以«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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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张恨水的小说专注于“情”如何“言”,凭借世俗化的佛学思想来表现传奇

的故事.文章以张恨水的«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为中心,阐述了其小说中

的“机缘观”“苦空观”“色空观”等思想,从成长环境和人生经历两个方面论证了张恨水

佛学思想形成的原因;并通过与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品«玉梨魂»的比较,揭示出张恨水小

说在叙事结构上从命运层面到宗教层面的突破,分析了张恨水小说从言情到悲情的文

化建构,同时,说明张恨水社会言情小说具有的社会效应和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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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老舍的评价,张恨水是“中国唯一的一位妇孺皆知的通俗文学大家”.〔１〕

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张恨水的小说在中国民间就受到如此大的欢迎呢? 要论

言情故事,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不乏优秀作家作品,例如鸳鸯蝴蝶派;要论抗战小

说,也有很多作家创作,例如“战国策派”.张恨水小说产生如此大影响的原因究

竟何在? 关键不在于故事的设计,而在于故事的表现形态.按照叙事学的理论,
将小说文本分成“故事”和“话语”.“故事”只是情节,如何说故事的“话语”才是

文本传播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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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在捻花一笑中”:佛学思想对张恨水小说叙事话语的建构

张恨水在«小说考微»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子尝谓中国小说家之祖,与道家

混.而小说之真正得到民间,又为佛家之力.盖佛教流入中国,一方面以高深哲

学,出之以典,则之文章,倾动士大夫.一方面更以通俗文字,为天堂地狱,因果

报应之说,以诱匹夫匹妇.唐代以上,乏见民间故事之文.佛教通俗文字既出,
自为民间所欣赏.而此项文字,冀便于不识字之善男信女之口诵,乃由佛经偈语

蜕化,而变为韵语.”〔２〕张恨水认为小说得以在民间广泛流传,形成通俗化,是得

力于“佛家之力”.反过来说,佛学思想凭借着小说在民间得以宣扬.通俗小说

文本的建构与中国受众的需求相辅相成,而其中的交接点则是佛家文化.
以世俗化的佛学思想表现传奇的故事正是张恨水小说得以流行的奥秘.

«啼笑因缘»是张恨水的代表作之一.这部小说之所以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不
仅仅是因为张恨水要“赶上时代”〔３〕,写了军阀对平民的压迫,更深层次的阅读动

力是小说揭示的“因缘”.张恨水在解释为何是“因缘”而非“姻缘”时曾作如此解

释:“因‘因缘’二字,本是佛经中的禅语,社会上又把这二字移用,通常多作

‘机缘’解,意思是指十分巧合的机会.小说«啼笑因缘»,除了机会、机遇之外,还
包含一种因果缘分,这是指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在生活中错综复杂的因果关

系,这个关系又让人产生了啼、笑、恩、怨、亲、仇交织的离合.”〔４〕“因缘说”是佛教

的基本教义,又称“十二因缘说”,所谓“十二因缘”,即人从生到死之间起连接作

用的十二个环节: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这些环节

彼此成为条件或因果联系,是涉及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总的因果循环链条.
张恨水以此来构划小说的故事情节,就将很多离奇巧合的情节元素化成了“机
缘”.离奇巧合是“外缘”,是一些偶然人物与事件的碰撞,但是为什么又是这样

一些的人物与事件的碰撞呢? 那是冥冥之中因缘决定的,这是“内缘”.“外缘”
由“内缘”决定,“内缘”由“外缘”呈现,这就是因果循环的链条.樊家树为什么看

中沈凤喜呢? 天桥偶遇只是“外缘”,命中注定才是“内缘”.沈凤喜和何丽娜长

相惊人的相似,作者其实在暗示读者,沈凤喜和何丽娜是一人两面,她们虽然有

着不同的出身和生活状态,沈凤喜却只是何丽娜的一个分身.对此,小说中有暗

示,稍一摆脱了贫困的沈凤喜即表现出何丽娜同样的毛病:爱慕虚荣.秉性一

致,本是一人.沈凤喜被刘德柱鞭挞致疯,是何丽娜的人生劫难,是她接受惩罚

的人生渡难.既然沈凤喜和何丽娜是一人两面,樊家树天桥下偶遇沈凤喜就不

是偶遇,而是必然,因为樊家树与何丽娜本身就有婚约在前,后来的樊家树在西

山再遇何丽娜也不是偶然,也是必然,因为他们的婚姻早已命中注定.«啼笑因

缘»的故事就是一个人生劫难、人生渡难的因果轮回.对此,小说结尾有着明示:
当沈凤喜正在世间演绎着她的贪、嗔、痴的时候,何丽娜在西山学佛.沈凤喜被

鞭挞致疯,何丽娜学佛有成,此时,引渡人关秀姑将樊家树带到西山,何樊二人再

次相见.关秀姑临别之时送来一束菊花,何丽娜抽出一支给樊家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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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树呆呆的站着,左手拿着那支菊花,右手用大拇指食指,只管拈那花

干儿.半晌,微微一笑.
正是:毕竟人间色相空,伯劳燕子各西东.可怜无限难言隐,只在捻花

一笑中.〔５〕

“啼、笑、恩、怨、亲、仇交织的离合”,一切都在捻花的一笑中.
张恨水自己说,他的作品分为“写心之作”与“射利之作”两种.具体哪些是

写心哪些是谋利,我们难以明说,至少张恨水的几部代表作«春明外史»«金粉世

家»«啼笑因缘»可以算得上真情实意,算得上写心之作.也正是在这几部小说

里,佛教思想体现得特别明显.
«春明外史»中的杨杏园(张恨水原名张心远)是一个深受佛教文化影响甚至

对其痴迷的人物,他时常与人谈经论佛,并试图在佛学中寻找解除烦恼的方法.
而这位自视清高、孤芳自赏的主人公在一个如此混沌不堪的社会,注定是要被人

潮所湮没的,在连续的打击下,他最终变得消极厌世,“色即是空”的感悟慢慢笼

罩住他全身,对现实的彻底失望让他不得不沉浸于佛教所提供的无声色的世界

中.杨杏园毕生都在为破“我执”而努力,而当他手捧«大乘起信论»圆寂的那一

刻,一切都回归到了原点,死亡,是最好的解脱方式,而对于杨杏园来说,能在“一
花一世界”的佛境中超脱,也算一大圆满.此外,主人公凄然死去时,作者的悲悯

情怀也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一对芸芸众生的关切浸透着佛家的“大爱”.杨杏园

是张恨水倾注了对人生存形态的思考和佛教文化“悲苦观”“色空观”的理解而创

作的人物,他的悲剧命运源于张恨水对生命的深切领悟,事实上,“苦”“空”其实

也是张恨水早期小说的主题基调,他利用“苦空”的故事架构描述主人公的人生

轨迹,因此作品常弥漫着浓郁的感伤氛围.此外,以杨杏园为例,张恨水的创作

也致力于以佛教色彩浓厚的笔下人物为“镜像”来思考当时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和

生命姿态,即在乱世中,人应该如何生存,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既不能同流合污

而又该如何拯救自我? 这些都是作者在新旧文化交替之际基于佛教文化之上的

深刻思考.
«金粉世家»中的佛学思想体现在金太太和冷清秋这两个人物身上.作为国

务总理夫人,金太太在经历了丈夫亡故、儿女各自分散的变故之后,“空”,是她对

自己这么多年人生的最终总结,何其悲凉与落寞! 最终她独自一人前往西山,与
佛相伴,以此摆脱尘世的苦恼与忧愁.“精神上很是痛快,争名夺利,酒色财气,
那些事一齐不到我的心上.”〔６〕昔日的富贵转眼便烟消云散,回头来看,一切早已

沧海桑田,而对于人生来说,其实又有什么是永恒的呢? 金太太当了近乎一世的

阔太太,最终却因这样的变故落得在寺庙伴佛度余生的结局.她的人生轨迹与

张恨水本人的经历有极大的相似性,可以说,张恨水是将自己的人生阅历融入了

作品中,从而赋予了作品以更强的生命力.一切艺术皆源自生活,张恨水以他的

亲身经历以及对“色空观”的解读塑造了金太太这一人物形象,体现了人生浓重

的悲凉.冷清秋是«金粉世家»中另一与佛教文化结缘的女性形象,她坚持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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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所宣扬的至真至善的爱情,她的爱情道路是坎坷而不幸的,平民女儿与总理

儿子的结合或许从一开始就奠定了悲剧的结局,从恋爱、结婚、婚变直至最后的

出走,冷清秋始终坚持着爱情至上的原则.婚姻决裂后,她独上小楼礼佛,青灯

枯卷相伴,心怀佛缘抄写经书,毅然走上了向自己苦难的人生和变质的爱情抗争

的道路,从佛学中,她重新获得了生命,获得了抵抗自身悲剧命运的动力,获得了

自我拯救的可能,而这种超脱也使她最终获得了与佛、上帝同在的幸福.由此可

见,作者在冷清秋这一人物形象上不仅倾注了佛教文化的超脱和自我拯救,她勇

敢追求爱情,到后来主动放弃无爱的婚姻直至最终大火后的涅槃重生这一系列

行为,也是佛教独立人格与平等之精神的最直接体现.
张恨水小说的结局基本上是悲剧告终,均指向“空”,但是细读张恨水的一些

代表作品,就会发现似乎并不“苦”.«啼笑因缘»中,樊家树和沈凤喜的恋情是悲

剧,然而小说最后樊家树的“捻花一笑中”却留下了他与何丽娜的身影;«春明外

史»中的杨杏园终究没有和心爱的人在一起,梨云病逝,杨亦圆寂,留下李冬青孤

独于世,然冥冥中似乎这是最圆满的安排,若杨和梨云在一起,落魄文人和妓女

的生活不会幸福;若杨和患隐疾的冬青结合,生活也是不如意,唯有各自散去.
于佛教中得以慰藉,各自获得解脱,这或许是张恨水的根本考量;«金粉世家»塑
造了家庭悲剧的模板,门第出身不同,人生价值观不同的金燕西和冷清秋因为缘

分恋爱,结婚,最后分离,揭露出一幕幕伦理道德危机下的家庭悲剧.然而,冷清

秋最后小楼礼佛读书,在大火中不知所终,可能正是人生的涅槃轮回.“悲”“空”
的人生结局为小说笼上悲剧色彩的同时,也不禁引人深思,人生的真谛到底是什

么? 该如何对待自己的存在和这个世界? 这些疑问,对张恨水来说,或许都能在

佛学思想中找到答案,哪里是“悲”,哪里是“苦”,那不过是人生的又一境界.正

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二、“但愿一杖一盂,作一游方和尚”:作家内在体验在小说人物身上的文化投射

阿堵问赵州和尚:不看僧面看佛面,佛面在哪里? 赵州和尚以一个袁头

示之.饭桶问赵州和尚:人生是什么? 赵州云:今天吃饭也未? 不了生问赵

州和尚:什么是空不异色? 赵州唱道情云:只落得娘儿爱俏,把孝来穿! 不

了生问赵州和尚:什么是色不异空? 赵州云:令爱若干岁矣? 不了生曰:十

六矣.赵州云:买本性史给她看! 二我问赵州和尚:何谓无人相? 赵州云:
何不多多和人换兰谱? 二我问赵州和尚:何谓无我相? 赵州云:你愿拉车

吗? 二我问赵州和尚:一藐一菩提,译作无上正觉吗? 赵州和尚云:我去问

谁? 老先生竖一指云:此似我佛拈花否? 赵州和尚云:门外什么响? 音乐队

过去.做么生? 迎新生.赵州哈哈大笑云:尔是解人,尔是解人!
草草问赵州和尚:何谓色即是空? 赵州云: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

薄幸名.草草问赵州和尚:何谓空即是色? 赵州云: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

人间.〔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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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段充满着禅机的文字发表于１９２７年６月２０日北京«世界日报»的«明
珠»栏目里.讲的是人生在世就是一个旧生迎新生的过程,讲的是色就是空,空
即是色.张恨水那年３０岁.从１９２４年到１９３２年,正是张恨水社会言情小说创

作的繁荣期,这些小说中最重要的作品就是«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和«啼笑因

缘».这两段文字可以对他此时创作的文化思考作一个注脚.
张恨水在«金粉世家»序里写到:

嗟夫! 人生事之不可捉摸,大抵如是也.忆吾十六七岁时,读名人书,
深慕徐霞客之为人,誓游名山大川.至二十五六岁时,酷好词章,便又欲读

书种菜,但得富如袁枚之筑园小仓,或贫如陶潜之门种五柳.至三十岁以

来,则饱受社会人士之教训,但愿一杖一盂,作一游方和尚而已.顾有时儿

女情重,辄又忘之.今吾儿死,吾深感人生不过如是,富贵何为? 名利何为?
作和尚之念,又滋深也.〔８〕

说得很明白,３０岁时的张恨水满脑子的佛学禅语,甚至还有做个“游方和

尚”的念头.
张恨水出生于江西,青年时代生活在家乡安徽潜山.安徽潜山属于皖江文

化圈.在皖江文化中,佛教文化是其重要的哲学基础.家乡的佛学文化氛围只

能说是张恨水的文化基因.它被激发起来完全是因为他的生活变故和对生活的

参悟所致.年少时期的张恨水充满着儒家入世的观念.正如他在自己的散文作

品«儿时书»中所提到,他小时候就曾阅读过甚至背诵过类似«大学»«中庸»«论
语»«孟子»这样的儒家经典著作.张恨水小说中蕴含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情

怀、仁爱关照下的生活理想和传统男权色彩浓郁的女性观念等,都是张恨水对儒

家思想的传承和思考.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我们可以看到张恨水的«剑胆琴

心»«水浒新传»«现代青年»«大江东去»«虎贲万岁»等作品.也许就是这样入世

进取的精神,张恨水独自跑到北京,报考北京大学.面对着混浊的社会人生,张
恨水身上仍然保留着浓厚的名士气.他借助传统的道家文化来匡正自己在现实

中的努力,坚持一个知识分子的真性情,寻求内心的自由与平静,保持一种泰然

自若的人生态度,不断进行灵魂的自我救赎.这样的表现可以从«春明外史»中
杨杏园的身上看出.处乱世而自清,保持一种“真”的状态,保持一种心灵的平静

和人格的独立,也即庄子所说的“性命之常情”.这样的心态后来在他于重庆时

期创作«巴山夜雨»时再一次出现.小说人物李南泉追求“游心于物外,不为世俗

所系”的高尚情怀,崇尚自然人性的考量以及人格精神的自由独立,均体现出乱

世中的名士精神.

３０岁之前的张恨水可以说是在不断的生活打击中前行.１７岁时充满着理

想的张恨水,因父亲的突然病逝遭遇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打击,家道中落,昔日的

无忧生活一去不复返.他随母回老家潜山.四处找工作、寻营生,却处处碰壁,
回到家乡被人奚落为无用的“呆子”“戏子”“大包衣”(指胎盘.乡下人生孩子,将
胎盘扔掉,意指废物).而后,他又经历了婚姻的不如意.这一切他都扛住了,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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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充满理想地到北京报考北京大学.然而随之而来的两件事使他备受打击,深
感人生无常.一是他报考大学的人生理想的破灭.经过艰苦的准备,考试前夕,
张恨水竟然意外收到朋友郝耕仁的来信,告知他家中经济困难的情况:他的两个

妹妹将被堂兄张东野接出去上学.拿着信,张恨水失声痛哭,他决定放弃报考北

京大学的意愿,承担起长子和长兄的责任,将家人从老家接出来.他接下了«世
界晚报»副刊«夜光»主编的职务,决定为这个副刊写一部小说.这就是１９２４年

４月１６日在«夜光»上连载的«春明外史».在这部小说中,张恨水的佛学思想得

到展现.“世上一切东西,都把它当作假的,就看透了.”〔９〕人生奋斗的失意让张

恨水对佛教教义有了体悟.人生有太多的不如意、太多的不确定,张恨水开始领

悟到了佛家所谓的“万事皆空”和人生的悲剧性.二是他的两个女儿的病故.张

恨水的孙子张纪有这样的描述:“写«金粉世家»将近结尾时,我的两个姑姑,大的

叫慰儿,小的叫康儿,因传染上猩红热在二十天之内先后去世.在开始写«金粉

世家»时,慰儿刚刚有爷爷的书案一般高,我爷爷写作时总是要贡上一盘水果的,
一是为了赏心悦目,一是为了果香飘逸有助文思,慰儿常常踮着脚要案头的水

果,我爷爷慈爱地摸着她的头像对大人说话:‘别打扰父亲,父亲在作«金粉世

家»’.«金粉世家»完成了,历经五年三个月,慰儿才九岁,已经像个大姑娘一样

的懂事,而她却因传染猩红热随着妹妹康儿而去.这对我爷爷是极大的打击,我
奶奶更是痛不欲生.”〔１０〕张恨水在«金粉世家»序言中说到“今吾儿死”,就是说的

这件事.这件事对张恨水打击很大,使得他向佛之心更为强烈.“吾深感人生不

过如是,富贵何为? 名利何为? 作和尚之念,又滋深也.”在创作«金粉世家»期
间,他创作了«啼笑因缘».从«春明外史»开始,经过«金粉世家»,再到«啼笑因

缘»,是张恨水的佛学思想表现得最为强烈的时期.
儒道的面孔,佛家的心,构成了张恨水小说不同的文化侧面,它们在不同时

期有不同的表现.即使对于佛家的思想,张恨水也随着时代变化而有不同的表

现.抗战时期的张恨水展现出佛家思想的另一个面容:金刚怒目.１９４９年以后

的张恨水又在佛家思想的避世观念中寻求心理平衡.这些都是另一个论题.

三、破“情执”:“情”何以“言”之佛学根由

以儒家入世,以道家出世,以佛家解脱.佛教思想是中国知识分子生命的一

部分.进入现代中国之后,虽然西方文化思想的大规模传入对中国传统文化有

很大的冲击,但是佛教思想对知识分子依然有着非常大的影响.道理很简单,世
俗化的佛教思想太强大了,生长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中国文人谁也摆脱不了.
所以梁启超说:“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１１〕张恨水并不是

佛教徒,却在佛学思想的氛围中成长,在事业和家庭发生变故的时候,以佛教思

想作为解脱的渠道,是他的自然选择.从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作品的价值意义考

量,当张恨水将佛学思想化作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的构建,事实上,他也就为中

国现代社会言情小说创造了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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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恨水说过,自己是鸳鸯蝴蝶派的“胚子”,“我毫不讳言地,我曾受民初鸳鸯

蝴蝶派的影响”.〔１２〕确实,张恨水的创作起步于苏州蒙藏垦殖学校,最早的小说

是周瘦鹃、包天笑等人作品的仿作.稍一比较就会发现,张恨水早期的作品是周

瘦鹃的“言情”和包天笑的“社会”的杂糅体,例如他的«春明外史».从这个角度

上说,张恨水是将南方的“鸳鸯蝴蝶派”体移植到北方,从而提升了北方通俗文学

创作的水平,让“鸳鸯蝴蝶派”文学从一个区域性的文学现象演变成全国性的文

学现象.
然而,张恨水的小说又不同于周瘦鹃、包天笑等人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从文

体上说,他对民初以上海为中心的鸳鸯蝴蝶派小说进行了革命性地改造.他建

立了主要人物贯穿小说始终的叙事模式.民初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模仿着«儒林

外史»,“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迄,虽云长篇,颇同短制”.〔１３〕然而,作家们又

缺少吴敬梓的才华,这些形同短制的长篇小说,达不到“集诸碎锦”〔１４〕的效果.
这些小说故事结构显得散乱.张恨水在«春明外史»中将杨杏园作为小说的主要

人物,故事都围绕着杨杏园展开,小说结构就显得整齐.另一方面,张恨水建立

了“以社会为经,以言情为纬”的叙事模式.张恨水说,他建立这样的叙事模式就

是要“故事的构造,和文字组织便利的原故”.〔１５〕确实如此,自张恨水始,言情小

说可称作为“社会言情小说”.更主要的是小说叙事经纬分明,却又水乳交融,故
事线索清楚,情节跌宕起伏.再加之,他在小说中加上了风景描写和心理描写,
例如«春明外史»中写北京的秋天,«金粉世家»中写金燕西看见冷清秋的心理,均
是上乘的笔法.张恨水说:“这是得自西洋小说.”〔１６〕正因为有这样的变革,张恨

水小说文体美学上的成就远远超越了民初的“鸳鸯蝴蝶派”体.所以我们称张恨

水是中国章回小说革新的大师,他将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创作带入了一个新的

境界.
文体只是“故事”构成的诸多侧面,“话语”才是意义的生成.张恨水的社会

言情小说经典性主要生成在“话语”中.我们以民初鸳鸯蝴蝶派小说«玉梨魂»与
张恨水的社会言情小说相比较就能看出.言情小说都要写情之所困、情之所爱、
情之所惨和情之所叹.在这个问题上,张恨水与民初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并没有

什么两样.他们的区别在于对情与命运的关系的思考上所展现出来的价值观念

的不同.
«玉梨魂»写的是“因情造孽”和“死亡解脱”.白梨影之所以立意而死,是她

认为:“我以爱梦霞者,误梦霞,以爱筠倩者,误筠倩矣.我一妇人而误二人,因情

造孽,不亦太深耶! 我生而梦霞之情终不变,筠倩将沦于悲境;我死而梦霞之情

亦死,或终能与筠倩和好.我深误筠倩,生亦无以对筠倩,固不如死也.我死可

以保全一己之名节,成就他人之好事,则又大可死也.”〔１７〕因情,一个寡妇爱上了

一个男人,却又误了自己小姑子的幸福,此为造孽;死去,既可以造就何梦霞与筠

倩之好,也是自己名节之保全,此为解脱.一切冤孽皆为情缘.民初的这些哭得

泪涕交加的情,在张恨水看来,十分可笑.他认为人世间根本就没有什么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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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情皆为人生之“障”,只是人生劫难中的一个幻影,所谓“身弱料难清孽债,途穷

方始悟枯禅.乾坤终有同体日,天海原无不了缘.话柄从今收拾尽,江湖隐去债

谁怜”.«春明外史»最后的结语诗,告诉世人人世间没有什么“不了缘”.
«玉梨魂»将男女坠入情网看成是一种“情误”.何梦霞遇见了白梨影,从此

坠落情网.“自此而梦霞乃愈不能忘情于梨娘矣.梨娘欲力祛情魔,梦霞不免为

情所误,梨娘独能免乎!”〔１８〕张恨水将男女之情看得并不如此重.在他看来男女

相见,继而相爱,就是一个缘分而已,“各有因缘莫羡人”,“无论什么事,都是佛家

一个‘缘’字.有了缘,凡事不必强求,自然会办好.若是缘法尽了,一点也强求

不得的.”男女相爱只不过人生道路上的一次相遇,有缘人而已,将情看成一种

“误”,一种“孽”,大可不必.杨杏园不能与梨云、李冬青成婚,没有缘分而已.金

燕西与冷清秋分手,是缘分尽了.樊家树与何丽娜在此相见,因为他们是有缘之

人.有缘无缘本是人生的一个过程而已.
«玉梨魂»既怨情、恨情,又将情看作一种生命动力.有情万物生机勃勃,无

情万物凋零枯萎.何梦霞与白梨影热恋之时,崔家小园一片盎然生气,梨花盛开

得那么灿烂.何梦霞和白梨影都死了,崔府中“百草皆死,门内外一片荒芜,不堪

入目,境地至为幽寂,何梦霞亲手构筑的埋香冢不复存在,庭前的梨树、辛夷早已

枯干,兀然直立,枝叶皆化为乌有”.〔１９〕痴情此日浑难忏,恐一枕梨云梦易残.张

恨水并未将残情和情尽看得那么绝望与痛苦———或许还是人生的另一次新生

呢? 最有典型意义的当数«金粉世家»,一场大火烧出了冷清秋新的人生,一场失

败的婚姻让她悟到了人生的另一种解释:“莫当真,浪花飞絮总无因”,“世事就是

这样,一场戏紧跟着一场戏来,哪里一口气看得完呢?”〔２０〕

为什么«玉梨魂»与张恨水的小说会形成这样的差别呢? 其根本原因是«玉
梨魂»将情停留在感情的层面上.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情的悲剧必然是来自于理

的打压,演绎成一场情理之争.故事的指向是文化的质疑,是对不合理的社会规

范的批判.为什么情就那么可怕呢? 为什么寡妇就不能再嫁呢? 为什么要发乎

情止乎礼呢? 为什么人就不能活得自由而快乐呢? 由情执层面上升到社会层

面,这也就是«玉梨魂»乃至鸳鸯蝴蝶派小说引发的社会效应和社会价值.
张恨水是将情看成佛学中人生的一个幻像,情就是空,情的悲剧是必然的,

也许还是一件好事,因为从中感悟到人生的真谛.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张恨水写

情实际上是写命运,他的指向是人生命运本来无定,人生在世就是一个劫难,从
言情到悲情就是一次劫难而已.为什么在你我之间会出现情爱,那是命中注定;
为什么又要分手呢,那是情爱的虚幻的破灭;为什么悲情之后总有新生呢,那是

一个新的轮回的开始.由命运层面上升到宗教层面,这就是张恨水社会言情小

说的社会效应和社会价值.
社会价值和宗教价值孰高孰低,我们很难判断.但是,如果将文学的经典看

成是一种永久的存在,其价值存在的长短还是可以分辨的.在安德森的著名论

著«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对宗教与民族关系的表述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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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精彩,我们将其作为本文的结尾:
尽管宗教信仰逐渐退潮,人的受苦———有一部分乃因信仰而生———却

并未随之消失.天堂解体了:所以有什么比命运更没道理的呢? 救赎是荒

诞不经的:那又为什么非要以另一种形式延续生命不可呢? 因而,这个时代

所亟需的是,通过世俗的形式,重新将宿命转化为连续,将偶然转化为意

义.假设如果民族国家确如公众所认的,是“新的”而且是“历史的”,则
在政治上表现为民族国家“民族”的身影,总是浮现在遥远不复记忆的过去

之中,而且,更重要的是,也同时延伸到无限的未来之中,正是民族主义的魔

法,将偶然化成命运.我们或许可以随着德勃艾(Debray)的话说:“是的,
我生而为法国人是相当偶然的;然而,毕竟法兰西是永恒的”.〔２１〕

同样,该论述可以用以分析文学文本的社会价值和宗教价值.社会价值具

有时代的价值,而时代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偶然”,而宗教“总是浮现在遥远不

复记忆的过去之中,而且,更重要的是,也同时延伸到无限的未来之中”,它将“偶
然”化成命运,化成意义,具有永恒的价值.张恨水的社会言情小说为什么能被

称作为经典,其奥妙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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